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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在自主兴建的第一条铁路干
线——成渝铁路施工过程中，新中国成立
后首个古人类化石——资阳人头骨化石
惊世出水，拉开了西南地区旧石器考古的
序幕。

七十年后的 2021 年，一场洪水席卷
了距离“资阳人”发现地仅 35千米的濛溪
河流域，沉睡数万年的濛溪河遗址被发
现，并在后来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学论坛·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与“202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然而回望这段发掘历程，濛溪河留给
我的，不仅是令人惊喜的学术突破，更是
一段充满挣扎、几经磨难的“痛苦”跋涉。

一双鞋换来与古人忽然之间的相遇

濛溪河的发现，恰如“山重水复疑无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是新时代基层文
化自觉的生动写照。

2021年 9月，因洪水冲毁濛溪河上的
五一水坝及沿岸，乌木与动物化石随之暴
露。这类遗存在洪水频发的华南地区并不
罕见，大多与人类活动无关。然而当地村
民却敏感地意识到该情况的潜在特殊性，
拨通 12345热线反映线索。信息经雁江区
文管所所长王屹转到了我的手中。

尽管有一张照片中的石块疑似石器，
但其余图像——特别是所有剖面的照片
均显示土层纯净，初步判断极不可能是遗
址。后来的发掘证实，这些区域确与古人
类活动无关。当时正值稻城皮洛遗址首次
发掘的关键阶段，我已连续加班多日，且
后续已有许多紧急的工作安排。然而这毕
竟是我入川后首次接到地方主动
报送的且有一定可能性的旧石器
线索，又恰逢“资阳人”发现 70
周年，犹豫之后，我仍于次日赶
赴现场。

在河道中，我很快辨认出若干明确石器和动
物化石，显示这一带确有古人类踪迹。然而它们
从何而来？旧石器遗址通常分布于较高阶地，可
我对周边潜在埋藏区域展开系统调查后，仍一
无所获。难道这又是一桩“悬案”？

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我将目光投向最
后一片几乎无法涉足、也几无可能存在遗存的
区域——洪水过后河道旁那片狼藉的泥滩。由
于洪水刚过的泥滩复杂且有一定危险性，一位
村干部原欲与我同往，我以“一个人就够了，我只是
不抱希望地去试试，不必都弄得一身泥”婉拒，独自踏入动辄齐
膝的淤泥。我沿河跋涉，不时用手铲刮探可能区域，始终未见任
何文化遗存。因多次差点滑倒，也险些被铁丝、树枝刮伤，岸上的
同志纷纷劝我返回。但“下都下了”，我还是慢慢蹭到了那片泥滩
的尽头。

幸运的是，在一块三面环水、不足一平方米的前凸“半
岛”——可以说是我最后的立锥之地——后来证实那是当时整
个河滩唯一能挖到原生地层的点位，我用手铲刮出了典型石器
和动物化石，从而初步确认该地为古人类活动遗址。后面在河边
清洗时，我感觉左脚有点不对劲，才发现刚穿第二天的溯溪鞋被
割开了一个大口子，不过还好脚没事。这双新鞋后来因为没法修
而“牺牲”了，但换来了一个水下的远古世界，也开启了此后两年
多我们与洪水同行、无数个抗洪抢险的不眠之夜。

与洪水同行的日与夜

2021年11月20日，团队在川西高原完成连续七个月的皮
洛遗址发掘后未做休整，直赴资阳，一边调查一边启动濛溪河
遗址的抢救性发掘。12月，前期勘探展开。遗址直面河道，初期
除确认为旧石器地点外，其内涵与价值一无所知，也缺乏应对
水边发掘的专业设施。我们在淤泥中艰难作业，但除乌木和零
星石器和化石外几无收获，工作价值与难度严重失衡。

河边湿冷的空气、淤泥中腐败的味道、冬雨引发的河道涨水
与剖面坍塌、高原长期工作积累的疲惫、疫情下工作的焦虑……
这一切如乌云压顶。如何破局呢？辗转反侧间，我“梦”到一个想
法：既然连脆弱的乌木都能保存下来，那些微体有机遗存是否亦
有幸存，蕴含的整体信息是否也远超常规遗址呢？我们立即暂停
发掘，紧急引入植物考古等多学科手段。浮选结果显示大量植物
种子与零星人工遗物，首次揭示出遗址非凡的保存潜力与埋藏
的复杂性。这个突破提振了团队信心，我们准备在春节后大干一
场——却未料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2022年春季，降雨较往年频繁。自 2月至 5月遗址被迫保
护性回填，我们陷入“下雨即淹、清淤复淹”的循环，平均每5～

7 天一次。尽管其间偶有惊
喜——如木器与遗物较丰富
层位的发现——但整整三个
月，我们几乎在“抗洪—清淤
—再抗洪”中疲于奔命，身上
也总是泥漉漉的。这个过程中
有许多有趣的小插曲。

按照北京大学夏正楷教
授的建议，我的同事谭培阳负
责大剖面的清理与首批测年
及环境样品提取。这本是一周
可完成的工作，却因天气恶性循
环拖了三个月。其间我其实考虑到因
陋就简，结合实际情况提取一套没那么规
范的样品先检测，但“完美主义”的他好几次都兴奋
地告诉我，“我这两天再加会儿班，看天气再晴一天
就差不多了”。结果晴天却总是没有如期而至，反而
总是会来一场突如其来的雨，直到5月份阴雨不断夏
汛将至错失时机。再例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
院长周科华前来关心督导，晴空之下，竟亲历濛溪河二
十分钟内水位猛涨一米，探方全面被淹的无奈局面，而
这一切仅因前夜一场小雨。周院长归去后协助说明了工
作的特殊难度，促使我们决心跳出被动抢险的局面，重
新审视遗址的复杂性，也更深刻认识到濛溪河的潜在价
值，以及治水与配套建设的紧迫性。

面对这个复杂局面，2022年，时任四川省文物局局长
王毅七赴濛溪河遗址现场协调指导，被我们戏称为“王诸
葛七擒郑孟获”——而他最终“擒住”的是遗址抢救性发掘
和保护的大局。资阳市、县、乡三级于 2022年 12月完成首
阶段场地整治与河道清理，2023年上半年陆续建成临时挡
水坝与工作用房，使遗址初步具备科学发掘条件。

然而，“伟大”的发现背后是更为艰巨的“伟大”历程。后
来每逢降雨预报，各级领导与考古队便彻夜难眠。2023年4
月 21日与 7月 28日前后两次大洪水，其间更有数十次小型

水患，多方力量连夜抢险，让我们彻底意识到
遗址的难度仍被严重低估。4月底，尽管近十个
昼夜奋战，临时堤坝管涌无法遏制，探方再度淹
没。清淤时我们苦中作乐，捉起涌入探方的鲜鱼
烹制了好几顿酸菜鱼、火锅鱼，可笑声背后是深
深的无力。

重振士气后，县里加固堤坝，基本解决管
涌。然而 7 月末的洪水远超历史纪录，洪水翻
坝，将遗址区彻底吞没，与濛溪河一起化为一片
令人绝望的汪洋。水退之后的满目疮痍，让所有
人相顾无言，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濛溪河
的工作难度，反衬出其价值之重，既反映了远古濛
溪河人在河边生存繁衍与洪水同行的岁月，也映
照出当代广大干部群众的文化自觉与守土之责。

2023年10月，发掘重启；2024年7月，外围大坝初具规模，9月实
现合围。我们终于能够高枕无忧，睡个安稳觉——与洪水同行的
日子，一去不返。

水下封存六万年的远古世界

当治水的困境逐渐缓解，濛溪河遗址的真实面貌，才能如
剥茧抽丝般，缓缓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座被淤泥与河水封
存了数万年的“时间胶囊”，其遗物之丰富、信息之全面、价值
之突出，远远超出了我们最初的想象。

动辄万年的沧海桑田之下，脆弱的有机质信息很难保存
下来，往往只有最坚韧粗粝的石头能历经万年而不朽。与通常
只出土石器的其他旧石器时代遗址不同，濛溪河为我们打开
了一扇罕见的、能够窥见远古人类鲜活生活图景的窗口。截至
目前，遗址已出土数以万计的石器、动物化石、植物遗存，是史
前极为罕见的“百科全书”式遗址，系统保留了远古人类从生
产、生活到精神探索的全要素的信息。这不仅仅是数量的庞
大，更是质量的突破。

我们找到了骨器、木器等在一般旧石器遗址中极难保存
的有机质工具，与用特殊的硅化木制作的石器构建了一个立
体的工具制作体系，突破了以往对东亚早期人类技术能力的
简单认知。我们发现了许多百年大树，其年轮仍清晰可辨，仿
佛将我们带回了那个苍莽的原始森林。我们发掘了数量惊人、
种类丰富的植物种子，它们静静地躺在地层中，仿佛仍在等待
几万年前的春天；大量的用火迹象，动物骨骼上的切割砍砸痕
迹，让我们得以想象远古先民围火而坐、分享交流的场景。石
器、骨器等各类遗物上的刻划线条，更像是他们留给后人的

“密码”，蕴含着远古的智慧与思考。
这些发现的背后，是团队日复一日地攻坚克难与开拓创

新。面对如此珍贵且脆弱的遗存，传统的“手铲释天书”仍然重
要，但已远远不够。我们深知，濛溪河的每一捧泥土都可能蕴
含着海量信息。为此，在发掘中，我们越来越细致，用手铲、竹
签，甚至手术刀，在泥泞中小心翼翼地剥离历史。我们高密度
采样，所有土全部收集浮选，力求不遗漏任何微观信息。

为了读懂这本“百科全书”，我们汇集国内外年代学、埋藏
学、古环境、古动物、古植物等领域的“最强大脑”，组成多学科
攻坚团队。通过头脑风暴，我们不断发现新问题，并据此动态
调整工作方法，最终以一套极致精细的工作体系，逐渐揭开这
个水下封存六万年的远古世界。

脚步不停 探索不止

世界级的发现总是与世界级的难度相伴而生，濛溪河遗
址便是如此——其年代、环境与文化面貌等相关研究基础几
乎一片空白，一切工作都需奠基其上。濛溪河的发掘，正是一
个不断突破既有认知、开拓新学术边疆的过程。

基于濛溪河遗址工作中的启发，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得以窥见一个更具突破性的史前社会图景——一个广泛分布
于沱江、涪江流域，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濛溪河文化类型”遗
址群逐渐浮出水面。这标志着我们的工作从对一个孤立遗址
的解读，迈向了对一个区域性古代文化及宏大命题的探索。

回望来路，脚步不停。2021年，团队在完成皮洛遗址长达7
个月的高原发掘后，未做停歇便转战资阳，最终揭开了濛溪河
这个“时空胶囊”的大幕。2022年 5月，刚经历与洪水搏斗三个
月的疲惫，团队又无缝转战遂宁，在主动调查中发现了正遭受
严重破坏的桃花河遗址，也成功挽救了这片若晚一个月发现
便将荡然无存的珍贵遗址，为我国旧石器考古增添了又一个
具有世界性突破意义的重要节点。

这一切的起点，是村民拨通的那一条市长热线，将我们引
向那片不平凡的泥滩；是上百个日夜与洪水的抗争，为我们赢
得了揭示远古秘密的宝贵时间与经验。而最终叩开“水下远
古世界”大门的，也是开启目前考古重大突破迭出的“黄金时
代”的，是广大考古人的执着坚守、社会公众的守望相助与各
级政府的勇于担当，是新时代下对脚下大地共同的历史敬畏
与不懈的探索追求。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文明探源之西北调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以来，黄
河、长江中下游很多地区的早期文明
化进程和模式日益清晰，而黄河上游
的相关问题依然模糊不清，文明探源
的很多重要问题尚未触及。有鉴于
此，2014 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安排李新伟老师带领我
赴甘肃开展考古调查。我们从北
京出发，在三门峡作短暂停留，然
后一路经西安、宝鸡，翻越陇山后
进入甘肃。本次考古调查的目的便

是挑选合适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和研
究，探讨黄河上游早期文明化进程及诸多

深层次问题，填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在西北
地区的空白。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的年代距
今约 5000～3800 年，处于文明探源的关键时
期。因此，本次调查的重点是马家窑文化、齐家
文化遗址。进入甘肃后，一路沿渭河溯流而
上，后翻越鸟鼠山，进入洮河流域，沿
途观察地形地貌，踏查各类遗址，其
中不乏大地湾遗址、马家窑遗址、
齐家坪遗址、寺洼遗址等诸多教
科书上的经典遗址，收获颇丰。
我们挑选了不同区域的几处遗址
作为下一步工作的目标，分别瞄
准仰韶文化晚期、马家窑文化、齐
家文化等不同学术目标。

马家窑文化之转战寺洼山

2014年夏，我们选定在马家窑遗址开展发掘，瞄
准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的目标。9月，赴临洮开启马
家窑遗址发掘之旅，首次发掘持续约两个半月，地点
选在遗址南部面向巴马峪沟的几处台地，清理出数
座马家窑文化房址和大量层状堆积。2015 年至 2017
年，我们又持续开展3次发掘，分别选在遗址南部更高
处的瓦家坪台地和低处的巴郎坪台地。其中，瓦家坪
台地清理出诸多齐家文化遗存，并发掘出马家窑文化
壕沟的一段；巴郎坪台地则发现了丰富的马家窑文化
层状堆积，在底部还清理出大批马家窑文化重要遗迹。
上述工作取得重要收获，更新了学界对马家窑遗址的
认识，但与最初寻找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的目标仍有
差距。项目组研判后达成共识，暂停马家窑遗址考古发
掘，转向南部10千米处的寺洼遗址，继续寻找马家窑文
化大型聚落的线索。寺洼遗址早年被称为寺洼山遗址，
安特生、夏鼐等前辈学者都在此做过重要工作。遗址位
于洮河北出西秦岭的山口外，西面背靠九龙山、东向面
向洮河，坐拥广阔且又平坦的山前黄土台地，地理位置
绝佳。遗址保存较好，地面可见丰富的陶片，断面见有
清晰的各类遗迹，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相较于马家窑遗
址，寺洼遗址面积更大、内涵更丰富、保存更好、潜力更
大，更有可能在此找到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或者中心
性聚落。

破局困境之大遗址难题

寺洼遗址是个大型遗址，不仅体现在其面积巨大，
已知超过 2 平方千米（最新线索显示其面积可能更
大）；还体现在遗址内涵丰富，据现有线索，寺洼遗址
延续数千年，存在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
寺洼文化和历史时期遗存。寺洼遗址虽有百年的发现
历史，但不同时期遗存的准确分布范围和各自中心区
域其实并不明晰。在这样一个面积巨大、不同时期遗
存交错分布的遗址，如何找准位置开展工作是首先要
解决的问题。为此，项目组反复研读了前辈学者发表
的资料，还在马家窑遗址发掘期间对寺洼遗址开展多
次调查和钻探。2018年，项目组开启寺洼遗址新的发
掘，地点选在鸦沟两侧两处台地上，其中鸦沟西侧地
点目标直指寺洼文化墓地，鸦沟东侧地点则瞄准马家
窑文化聚落。正式发掘开始后，鸦沟西侧地点进展顺
利，很快找到了寺洼文化的墓葬和墓地。鸦沟东侧地
点则进展缓慢，除发现一些马家窑文化灰坑和少量房
址外，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的关键线索依然不明，这
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19年发掘结束。从 2014年开始
到2019年，我们已在两处文化命名地遗址开展6次发
掘，虽然每次发掘都扎实且有收获，但寻找马家窑文
化大型聚落的目标却迟迟未有重要突破，甚至在潜力
巨大的寺洼遗址也陷入胶着状态，项目组有些沮丧。
现状的“骨感”让项目组开始怀疑，甚至一度想放弃在
这一区域寻找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为此，我们在申
请 2020年度发掘时，准备再做一年便暂停发掘，另寻
别的突破。

转机出现之半山聚落

2020年度，我们在鸦沟西侧扩大了发掘范围，鸦
沟东侧则新选了一处地点，钻探显示这里有早期陶
窑，项目组准备丰富一下马家窑文化的遗迹类型，然
后鸣金收兵。转机出现在发掘后期，首先是鸦沟东侧
新选地点，清理出保存较好的陶窑，内部堆积中出土
较多陶片，其中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陶片相当醒
目，意味着这座陶窑极可能是半山类型陶窑。这是一
个明显的进展，不仅因为7年来，马家窑遗址和寺洼遗
址极少发现半山类型遗存，更因即便放眼全国，半山
类型遗存的发现主要还是墓葬，陶窑极少，一座陶窑的
出现，意味着可能还有更丰富的半山类型遗存。果不其
然，好消息同时出现在鸦沟西侧发掘区，在寺洼墓地最
底部层位下，发现几处打破生土的方形遗迹，清理至底
时，见有中心柱，一下豁然开朗，房子！顺藤摸瓜找到门
道，梳理房址出土遗物，发现有明确的半山类型陶片且
无更晚遗物，极可能是半山房子！与此同时，鸦沟东侧
新发掘的陶窑附近也清理出一座颇具规模的房址，与
此前发现的马家窑类型房址明显不同，其内部堆积中
也发现了半山类型陶片且无更晚遗物，意味着这可能也
是一座半山类型房址。我们加速整理了所有出土遗物，
在一些灰坑中也发现了类似现象。至此，我们在寺洼遗
址发现了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聚落的重要线索，这是继
严文明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兰州青岗岔遗址发现少
量半山类型非墓葬遗存后，再次发现半山类型的房址、
灰坑和陶窑，无疑是重要且具有突破性的发现。项目组初
步判断，寺洼遗址可能存在一处半山类型的聚落，足以填
补相关领域的空白。

重要突破之三重围壕

2020 年发现的半山类型聚落的线
索让大家重拾信心。2021 年至 2022 年，
项目组重点扩大了鸦沟西侧发掘区的
范围，清理出更多马家窑文化房址，有
些房址的地面上出土了明确的半山类
型陶器，更加夯实了这些房址的年代和
文化性质。同时，我们还发现了更多半
山类型的灰坑、陶窑，另有房址内葬人
的现象，极大丰富了半山类型聚落的内
容。在此之外，多处发掘区还发现了丰
富的马家窑类型的遗存，包括房址、灰
坑、陶窑等遗迹。新的发现让人高兴，同
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如聚落形态不明
晰，尤其缺乏整体性认识。因此，下一步
的目标便是寻找其他聚落要素，特别是
事关整体布局的大线索，厘清其聚落形
态。要解决这一问题离不开钻探，只是
新近发现的马家窑文化房址缺少坚硬

活动面，不易辨认。加之，寺洼遗
址马家窑文化遗存上又多有

晚期遗存干扰，导致遗址
钻 探 难 度 很 大 ，不 易 突
破。一次偶然的机会，同
事彭小军建议在自然断
面上找找线索。一想也
是，毕竟断面上的遗迹比

钻探看得清晰，遂下决心
把遗址上的自然断面系统刮出来。当然，断面遗

迹只是切面，要了解更多线索还得结合钻探。牛世
山老师近年在殷墟的钻探卓有成效，于是多次请牛

老师支援，推荐有经验的探工帮忙。双管齐下，终于有了收
获。2023年春，项目组在鸦沟西侧清理断面时，发现 4处位
置相邻且形制相当的大型沟状遗迹，均叠压在最底部文化
层下，打破生土。我们随即沿断面做了小规模钻探，确认沟
状遗迹向北延伸。2023年秋至 2024年春，项目组组织探工
对其重点钻探，并于 2024年夏进行解剖发掘，基本确认上
述发现为三重围壕，整体接近南北—东西方向，平行分布，
近直角转弯，形制和布局相当规整。现存部分东西长约
613、南北宽约 440 米，内侧复原面积近 30 万平方米，应是
规划和测量后修建的大型工程。从年代、形制布局、内部堆
积和出土遗物看，三者应同时存在和使用过，始建和主要
使用年代为马家窑类型时期，距今约 5000年，至半山类型
时期尚未填满，是目前已知国内最早的多重近直角转弯、
长方布局的大型围壕。其三重近直角转弯的特征，为后世
长方形“城池”的出现奠定了早期基础。

新的百年之未来工作

寺洼遗址作为寺洼文化命名地，从安特生发现至今已
101年了，从夏鼐抗战期间的发掘算起，也整整 80年了。面
对这样一处面积巨大、内涵丰富且具有重要地位的关键性
大遗址，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沿着前辈的足迹走下去。现在，
我们对遗址的整体框架有了突破性认识，但对寺洼遗址来
说，这更像是工作的开端。我们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
又发现了更多线索，更重要的工作应当还在未来。首先，我
们需要继续深入认识三重围壕本身，比如三重围壕的东部
边界、围壕通道和相关设施、三重围壕各自的功能及相互
关系等。其次，需要把围壕内侧的聚落内容搞清楚，厘清其
功能和布局。目前三重围壕内侧虽在不同区域发现了制
陶、石器加工等手工业生产的线索，但认识还相对有限，其
准确内涵和全面布局尚待更多工作才能解决。第三，三重
围壕外侧，尤其是西侧和南侧还有大量空间，并有马家窑
文化疑似道路、夯土的重要线索。如果三重围壕内侧更多
与手工业生产有关，那么其外侧应当还有更重要的内容，
比如大型或高等级建筑、日常居住区、马家窑文化墓地、其
他生产生活设施等。第四，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延续
时间较长，从马家窑类型时期延续到半山类型时期。在后
续工作中，需注意厘清不同时期聚落形态的面貌及其演变
过程。第五，马家窑文化之外，寺洼遗址还发现了丰富的齐
家文化、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遗存，这些工作也应逐步开
展起来，力争有所突破，尤其是已有重要线索的齐家文化
和寺洼文化聚落。最后，寺洼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从一开始
便具有国际性，寺洼遗址的诸多内容更是探讨早期东、西
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材料。未来，我们应继续将遗址置于国
际视野下，探讨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问题。总之，寺洼遗
址是西北地区一处罕见的大遗址，不光有着百年的学术
史，还有着巨大的学术潜力，是一处学术富矿。站在新时代
的潮头，我们有责任把工作继续做好，让其成为认识黄河
上游早期文明化进程的关键性大遗址，成为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大遗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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